
□曹 雨

合欢花的香味散尽，又是一年毕业
季，空气中似乎也多了些微苦的味道。

一年前，你不认识我，我更不知
道彼时还在八年级的学生中有那样一
个你。不得不说，缘分是一种很奇妙
的东西。一切就像安排好了一样，开
学伊始，你成了我的课代表，就这
样，开启了我们之间奇妙的化学反应。

雯是你的名字，父母给你取名的
时候，想必有一些安静柔淑的期许，
没想到，你长成了一个大大咧咧的女
孩。不过，粗线条的你撒起娇来也会
把人的心融化。

课代表的工作本来是枯燥的，作
业的收发和布置并不是一个美差，可
是你却对这乏味的工作甘之如饴，甚
至做了许多你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
比如，课堂上板书刚一铺满，一双默
契的手便接过黑板擦；比如，课下的
时候，细心地给同学们讲解习题，整
个班级的化学学习热情莫名的高涨；
比如，疲惫的课间，贴心地跑到讲台
上来给我捶背；比如节日里，那些精
心准备的小礼物。想到这些，我怎能
不感动地热泪盈眶呢？

从微信里那个闪动的好友邀请开
始，你逐渐向我敞开了心扉，我了解到
你的许多想法。起初，我只是觉得，你
帮妈妈照顾弟弟耐心细致，真是个懂事
的孩子，和这个时代许多以自我为中心
的孩子不一样。再后来，我又发现，懂
事的你也是有小脾气的，可是，这小脾
气，又不同于一般青春期令人头疼的叛
逆，是可爱的小脾气。

上学期的时候，你对手机有一点
依赖，可是很快就能听进老师的话，
把用手机的时间减少到最低，这就是
自律和成长。不过现在，你还是不能
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因为一
次考试的结果而飘飘然。一定要明白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并为之努力，不能
过于短视，这样就会发现自己还差得
很远，一时的得也好、失也好，都是
人生路上别样的风景。

你对未来有许多愿望，其中有一
个是去上海读书，还要带着老师故地
重游。上海是一个不错的城市，还有
高中三年的时间可以细细地想、慢慢
地决定，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努力
拼搏，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心
中有梦，青春将没有终点。

我眼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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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梅

父亲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尊称，让每
个做儿女的都肃然起敬。然而，生活中
有些父爱是深沉的，是超越血缘关系的
一种大爱。

小时候，有一次，同学们在一起比
谁的父亲官大，有人说她爸爸是铁路工
人，有人说他爸爸是供销社的采购员，
有人说他爸爸是生产队长等。轮到我
了，我说我的叔叔是一位模范党员。

几个比我大一级的学生耻笑着说，
俺都是“爸爸”“妈妈”这么叫着，你只有
一个不亲的后爹，而且还叫叔叔，怪不
得你没有新衣服穿，原来你不是亲生
的。

我强忍着泪水跑回家中大哭起来，
质问母亲，别人家的孩子都称自己的父
母叫爸爸妈妈，为啥咱家的称呼不一

样？叫个“叔叔”叫个“娘”，好像都
不是你们亲生的。

母亲眼含热泪安慰道：“小梅呀，
你已经七岁了，该告诉你真相了。你的
亲生父亲在你三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第
二年我带着你们姐几个和现在的叔叔组
成了一个新家。虽然家里很穷，但叔叔
从没嫌弃过你们。只要把你们养活大上
得起学，能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就心满
意足了。”

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扎下了
根，从此不再和任何人攀比。但我每时
每刻都有一个幻觉，也许我的养父比亲
生父亲还要亲。

每到开学季，无论家里再穷，养父
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快去上学吧，
学费给你们交到教务处了，作业本和铅
笔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只要你们好好
上学，我砸锅卖铁也要供养你们。”

后来听母亲说，养父为了给我们凑
学费，白天加班加点干农活，到了晚上
编筐到天亮。然后，挑着这些大箩筐步
行二十多里路来到县城的集市上叫卖，
有时卖不出去饿着肚子再挑回来。

这个时候我感觉养父胜过亲生父
亲，慢慢体会到他比亲生父亲还要亲，
我们姐妹几个都很敬重他。

记得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母亲蒸了
一个又大又圆的白面月饼，又用玉米面
蒸了一筐金黄色的小馒头。母亲说：

“这个月饼是让奶奶和你叔吃的，咱几
个吃小馒头。你们又不会干体力活，一
定要留个给你叔吃。”

养父回来后，笑眯眯地拿起菜刀上
下左右一划，分成了八小块。正好我家
七口人，留下一块是奶奶的。但是母亲
执意不让我们姐妹吃，我当时很淘气，
拿起一小块大口大口吃起来。

这时，养父伸手抓了几个小馒头，
又拿起几个大蒜笑呵呵地说：“我最喜
欢吃玉米面馒头，吃了它才有力气干

活。”说完，又消失在农田里。
养父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在育

人方面他从没有让我们走过弯路。记得
有一年的初夏，下午放学后，因为肚子
饿，又找不到任何吃的，我们几个小朋
友商量着去地里偷摘豌豆角。

成串的豌豆角依附在大麦秆上，我
们摘着嫩豌豆角赶紧放进嘴里，老豌豆
角放到书包里。回到家，我把豌豆角交
给奶奶煮，心想，养父回来一定很高
兴，晚上就不用吃红薯面饼子啦。

当养父掀开锅盖一看，马上铁青着
脸问道：“是不是老三妮搞的鬼，这豌
豆角是生产队的，你们凭啥去偷摘呀？”

我理直气壮地说：“又不是我一个
人偷摘的，我们一群七八个呢。同桌小
花的哥哥姐姐们去过好几回呢，咱就偷
摘这一回！”

养父厉声说：“一回也不行，以后
放学回来不准出门，不准摸生产队的一
根线。我是老党员，在生产队起带头作
用，公家的东西，分到家里才是自己
的。如果你再出去胡乱偷东西，我就用
鞭子使劲抽你！”

说罢，养父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
这一眼让我永久难忘。从此，我不在参
加他们的“野外活动”，老老实实在家
里学烧锅做饭。

养父在生产队是饲养员兼粮仓保管
员，他养的五头母牛年年都能产五头牛
犊，给生产队添喜添财，人人称他为牛
大帅。

他看管的仓库从来没丢过任何东
西，也没往家带过一粒粮食，而是尽职
尽责把粮种保护得完好无缺，人人称他
为忠实老管家。

养父虽然是一名普通党员，但他的
一言一行，给我们姐妹几个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无论家庭再困难，他每年都要
积极带头交纳党费。这是他一生的习
惯，一直坚持了50多年。

怀念养父

人间真情人间真情◎

□贾 鹤

每次去超市买东西，女儿都会撒娇
要吃冰激凌，我通常在决绝说“不”的
三秒内改主意，然后在收银台的冰柜前
兴致勃勃地陪她挑一个“不那么凉，不
那么甜”的冰激凌自我安慰。

小时候，最念念不忘的是白糖冰
糕，麦收时节，偶尔有卖冰糕的推着车
子过来，“白糖冰糕”拉长的吆喝声简
直是天籁之音，铺上棉被的箱子里藏着
孩子眼里最诱人的宝藏，不依不饶缠着
大人要来零花钱买一根，小心翼翼地舔
一口，全身每个细胞似乎都融化在这一
口的凉甜里。多少年过去，白糖冰糕是
我对清凉世界的全部向往。

比白糖冰糕更高级的是奶油雪糕，
口感更丝滑，有香甜的奶油味，比较之
后还是白糖冰糕更爽口清甜，重要的是
它最便宜。

后来出现了一种蛋卷冰激凌，外面
用一层薄纸包着，一口咬下去口齿生
香，这种冰激凌是小学时代的奢侈品。

再后来还风靡过一阵子大冰块，一
大块冰坨子，握在手里有分量，冰块也
分各种口味，草莓、葡萄、苹果最常
见。从袋侧边咬开一个小口，吸出来丝

丝凉意，拿在手里，像捧着一个雪团，
手冰得木木的，然后暖出一点甜水，

“呲溜”一口吸掉，乐呵呵地继续捧着
化冰。这种冰块吃的时候有自食其力的
因素在，好像一边吃一边跟自己做游
戏。犹记我初吃冰块的惊讶：天底下怎
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随即脑子里升
腾起一个愿望：幸福就是天天坐那儿吃
冰块，一冰在手，别无他求。

还有一阵子出现一种娃娃头的雪
糕，椭圆形的蛋黄糕体，用褐色奶油点
出小人儿的眼睛，弯月形的嘴巴，拿在
手里，我总是不忍下嘴，咬到哪里，似
乎小人都要哭了，虽然这种雪糕味道极
好，我还是很少买。

上高中时，吃到一种叫果酱的雪
糕，最外面一层薄薄的巧克力脆皮，里
面是一层稍硬的奶油，还有玫红软糯
的草莓果酱，吃到嘴里酸甜凉腻，绵
软香滑，很长时间这种雪糕都是我的爱
宠。

上大学时，正值天冰小神童推出，
吃时并无太多惊喜，蛋卷冰激凌的锥
形，不过这种精华在于蛋卷的硬脆，奶
油吃尽，手指粗的蛋筒尖塞进嘴巴，嚼
得酥脆有声，像完美的收尾，更有意犹
未尽的愉悦。

毕业去了小城，由于身体因素好几
个夏天几乎绝了嗜冰的爱好，一次不经
意在超市看到天冰小神童，那刻竟如
老友重逢。毫不犹豫买了一支，细品
慢咽，仍是旧滋味，握一支冰在手，
竟那么轻易就让岁月流转，真是太值
了。

各地都有本土的老雪糕品牌，到广
州旅游时，尝到当地的雪糕，滋味和家
里常吃的一样，无惊亦无喜。

有时想，炎炎夏日，吸一口最凉的
棒冰，咽下去小溪流似的甜，回归小时
候的愿望，那一刻我已然抵达了幸福的
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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